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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6_96_B9__c122_485732.htm 采访背景： 在6月24

日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向学校相关部门递交了拒招研究生的

声明，与此同时又在学术批评网上公开发表。之后，国内的

媒体对此事议论颇多，社会各界除了对贺教授这样做的方式

进行了广泛探讨外，对贺教授的治学态度、他本人的成长经

历以及该事件对他的影响，也表现出浓厚的关心，也有人对

此事所折射出的我国现行的研究生招生体制，乃至如何培养

专业人才，提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新周刊》特刊登对贺

卫方的专访文章，以便让读者更多地了解贺教授的治学态度

、对教育体制的态度以及对于希望走向学术岗位的年轻人的

一些有益建议。 《新周刊》：您曾在对大学新生的一次入学

演讲中提到自己的小时的梦想：“希望一生读书，而且还有

人发工资。”如今，作为一名北大的知名学者，你的愿望是

否实现了？你认为与你小时候的梦想相比，如今您的生活方

式和工作环境还有哪些方面存在不足？ 贺：“知名学者”的

称呼显然夸大了。对于这次暂停招生的事情，媒体如此积极

的反响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报道和评论，

我想最重要的原因乃是随着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以及整体观

念的更新，高等教育制度中日积月累的种种积弊愈发突出，

可以说是到了不改不行的程度。所以，一次音量不大的呼喊

也能引起如此大的回声。当然，后来的许多报道和讨论都很

有深度，也有些不同观点的交锋，这是令人欣慰的。 你知道

，我属于典型的“文革少年”，小时候所面临的教育环境是



极其恶劣的。虽然自己喜欢读书，不喜欢干田地里的活计，

但是，如果在我读中学的时候，谁跟我说：将来你能够到北

大当教授，我肯定会认为他吃错药了。后来居然还闹成真的

了，有读不完的书，而且的确是读书、教书构成了拿工资的

理由，这应当算是一个典型的梦想成真的个案。 实际上，人

性的弱点之一就是人心很难满足。真的当上教授了，又会产

生新的问题。这里不满足，有些是来自对自身局限性的认识

，有时来自对所处环境的不满。按照我小时候熟悉的毛泽东

的说法，“学习的敌人是自己的满足”，可以说，这种不满

足，一方面说明个人还有进步的空间，另一方面，知识分子

的使命也正是对社会的批判。这意味着人性的弱点恰好可以

成为改进人类社会的动力源泉。 《新周刊》：在那次演讲中

，您也曾提到过，“我们很幸运，生活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

，”但您同时谈到，起源于西方的大学在来到中国后，有了

太多的改变，能介绍下您所说的改变有哪些？你认为造成这

些改变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正这些？ 贺：大

学是在西方社会首先创立的。在将近一千年的历史发展中，

大学也经历过自治和学术制度等方面逐渐确立的漫长过程。

我们的大学历史不过百年有余，而且这种新型教育机构的引

进与其他外来事物一样也必然在改造我们的社会的同时受到

本土文化的改造。最突出的是大学独立方面的困难。西方最

早的大学是与教会相关联的，近代大学追求独立、学者追求

学术自由的对象往往是宗教当局的控制，而较少指向世俗当

局。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背景；最早的大学正是政府变法

图新的产物，从其建立伊始，就处在政府的控制之下。后来

西方传教士创建了一些教会大学，像燕京、东吴等大学在民



国期间都取得和巨大的成功。但是，1930年代之后政府对于

教会大学的控制日益加剧，教会大学在保持招生条件、教材

选择、课程设置、学制安排以及教育风格的独立性上遭遇到

越来越大的困难。到了1952年，这些教会大学索性完全被关

闭了。在今天的整个高等教育格局中，国立大学一统天下的

状况实际上意味着我们这里的大学与国家关系类型与西方完

全不同。 大学对于国家权力的依附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教育管

理模式和教师的地位。不妨看一下我们的《高等教育法》，

你可以发现“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这样的表达。党委

和校长是大学管理中最重要的两大角色，按照现在的实践，

党委书记乃是学校的“一把手”。由于法律缺少相关的立法

和司法解释，“领导”和“负责制”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哪

些事务属于党委的权力范围，哪些属于校长的管辖领域，两

者发生争议又通过怎样的机制予以解决，所有这些都是相当

含糊的。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大学都存在着书记与校长相互

对立，勾心斗角，导致整个学校人心涣散，便是法律上的这

些缺陷导致的必然结果。 与书记与校长之间矛盾相比，教师

群体在校政管理上的边缘化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在教育以

及学术制度的所有决策上，教师都完全不是一个主导性的角

色，仿佛只是一批受雇于学校的雇员。院系召开教师会议，

通常的模式是“领导”讲话，教师和员工听会，讲完散会，

教师根本就没有多少发言机会。这一次我宣布暂停招生，有

些人就批评说我无权擅自停招，否则便是不遵守规则。这样

的说法明显地是把教师放在雇员的位置上了。不，大学教师

不是雇员，而是大学的主人。 《新周刊》：您认为，目前我

们国家在培养专业学术人才方面存在哪些主要的弊端？您认



为该如何改进？ 贺：首先，也许我应该说，一些天才型学术

人才并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所以，一种合理的

考试制度，一种能够让真正具有学术潜质的人才不被埋没的

甄别遴选体制就显得特别重要。这种考试能够让考生展现其

知识的宽度，因为没有广博的知识积累，未来的发展空间就

相对狭小。同时，这种考试又需要鉴别考生在报考学科方面

的积累和思考深度。为什么分析类型的考题是必要的，就是

因为这种分析过程最能够显示一个考生在专业领域里不同凡

响的地方。他要对于问题有清楚的解说，能够把问题置于学

术史的上下文里判断其意义，能够调动日常的知识积累对于

观点加以论证，论证的过程也各具特色，疏处可以走马，密

处不容插针，字里行间，神采飞扬。这样的考试方式哪里是

那种仅仅靠死记硬背的知识记诵能够比拟的呢？ 《新周刊》

：在您所关注的领域，我们的后备人才是否充足？您认为应

该如何培养这个领域的后备人才？ 贺：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应

当提出来了的，那就是，我们到底需要多少学术人才？与此

相关，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的合理规模了。1970年代末最

早恢复研究生教育的时候，指向很明确，那就是培养学术人

才。在我个人读研究生的时候，毕业生绝大多数都走向了学

术研究和教育岗位。但是，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研究

生教育逐渐地越来越普及，招生规模越来越大，甚至博士研

究生中也有很大的比例是根本就不会从事学术教育工作的人

士，例如部长、省长博士生。他们攻读博士学位目的不过是

为自己镀金，增大在官场上的升迁机会和资本而已。另外，

那些希望留在大城市的大学生就业已经越来越困难，于是考

研就成为提高筹码的途径。这种千军万马读研究生的情形导



致教学资源的紧张，一些根本不具备培养条件的学校也大规

模招收和不断扩招研究生，“硕士如狗，博士满街走”，结

果必然是降低研究生教育的层次，扭曲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

标，同时也会带来入学考试模式的混乱。 我常常觉得奇怪的

是，即便是在当今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对于公务员以及

诸如新闻、律师之类的行业而言，学士学位常常已经足够。

例如，在日本，要当法官、检察官以及律师的人是不需要读

什么硕士博士的，法学本科专业毕业后，通过国家司法考试

，再经过一年半的学徒式培训，就完全胜任愉快了。然而，

在我国，一方面是研究生和博士生教育的大跃进，另一方面

却是在广袤的农村连中学教育还远远没有普及！一方面是技

校升格大专，大专升格学院，学院升格大学，大学动辄高喊

办“研究型大学”，另一方面，技工缺乏已经成为制约我们

的工业发展的瓶颈。我们的教育出现了这么严重的问题，难

道不值得教育部的官员们好好反思么？ 你问我自己关注的领

域的人才状况，我觉得就法学而言，最大的困难正在于这种

招生太多，鱼龙混杂，导致文凭价值降低，而表面上却是一

片繁荣。我觉得已经陷入了某种并发症的困境。 《新周刊》

：您认为，您学校的有关部门将会对此事做何处理？这时候

会影响到您目前的具体工作，和今后的教学工作？ 贺：我也

很难猜想，这涉及到校方的态度，最好是能够问他们。对于

是否会影响我的工作，当然，除了我明年暂停招收硕士生外

，其他倒不会有什么改变。我还继续招收博士生，继续给各

种层次的学生讲课，继续主持《中外法学》双月刊的编辑。 

《新周刊》：您是否在乎别人对您所做的评论？有网民表示

：您这样做目的是正确的，但手段却过于激进，这可能会造



成于事无补；也有人认为您仅仅是表示个姿态，而并不实质

意义??您对此有何评论？您认为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能

否达到这个初衷？ 贺：我的行为本身就是对于现状以及有关

部门的批评，批评别人的人当然应当关注和听取别人的批评

。这些天我看到了来自网络以及传统媒体的很多评论，有些

评论还很激烈，不过都是很激发我思考的。网络时代，许多

人只是用一个网名发言，能够仔细思考，提出批评，是令人

尊重的。 不少人表达了对我的处境的担心，觉得我的方式过

于激烈，会导致对自己不利的后果，而且也于事无补。其实

，我倒不认为这是一种激烈的方式，虽然显得有些率直。我

知道，在我们的传统政治文化里，一个人要“勤谨和缓”，

要“温良恭俭让”，率直和真诚都不是主流价值所倡导的。

甚至一些改革者，也必须谨慎地将新主张涂上旧色彩，或者

小心翼翼地避免冒犯权贵领导人：“刘书记今天给我们作了

重要讲话，我们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中博大精深的思想

。我这里谨结合我们的具体工作，谈一点自己的粗浅体会⋯

⋯”新观点，甚至与“刘书记”观点绝然相反的观点往往都

包含在后面的“粗浅体会”中。公开说不，哪怕是真诚直言

，带来的往往也是抵触和拒绝。直言会被认为或者解释为出

于恶意和敌意，而敌人的批评就要拒绝，即使在我们的内心

中认为那是正确的观点。再引用一段毛泽东：“凡是敌人拥

护的，我们就坚决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坚决拥护

。”正是这样的逻辑。 我认为，今后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发

展，当然也包括教育领域中的制度改进，都依赖于我们对于

这种逻辑的超越。 《新周刊》：出书、讲学、为媒体写专

栏??您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也是一个忙人，而如今又成为



公众关注的焦点，您认为在造成您目前所拥有的知名度的原

因中，您的学术成就在其中占多大的比例？ 贺：呵呵，我也

注意到一些周期性出现的批评，那就是对于我个人学术成绩

的质疑。有些朋友给我打圆场，说学者应当追求的不是解释

社会，而是改造社会，因此说我的工作还是很有价值的。其

实，坦率的说，我对于自己的期许并没有那么高。前面已经

说过，对比少年时代的梦想，成为一名大学教授我已经是超

额完成任务了，能够再对法治建设这份大事业作些边角贡献

，就更是额外之外的收获了。此外，学术成果不比卖白菜，

要按斤两衡量价值。我从事法律史教学，从历史的角度看，

写过书的人不知几凡，可是，有多少人的书的寿命能够熬过

几十年或者上百年呢？ 贺卫方附记：7月2日，《新周刊》记

者赵磊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对我作了上述专访，采访稿发表于

该刊2005年第14期（7月15日），文字和内容都有不少调整，

特别是文体由对话变成了叙述。个人对于对话体还是更喜欢

些，因此就在原稿基础上又做了几处文字修订，借学术批评

网的篇幅发表出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